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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资本化转型研究 *

——以雇工农业和订单农业为例

◎刘姝婧 1，2

    摘  要：在资本下乡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开始转型。本文以雇工农业和订单农业为例，分析资本经营农业的动

机与获利的方式，及其对小农经济的影响。文章认为，在雇工农业模式中，下乡企业通过基层政府主导土地流转，占有了大

量的国家财政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反过来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在订单农业模式中，企业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将高

风险、低回报的种养环节外包给农户，企业则在流通、销售环节获取利润，其实质是将小农生产吸纳到资本产业链中，为资

本积累服务。

    关键词：资本下乡；小农经济；资本化转型；雇工农业；订单农业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主要受人地关系和商品市场两大因

素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1978 年农村开

始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自给自足的

农业生产（即小农经济）。由于户均土地大多不足十亩，农

业生产存在大量的不充分就业。随着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

化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前往城市就业，形成

了“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或曰“代际分工”），即青壮

年在外务工经商，老人在家种地带小孩，“老人农业”被视

为外出务工的一种退路与基本生活保障。随着农村主要劳动

力的大量流出，原有人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村留守人员的

劳动力数量减少，土地的人口承载压力也随之下降，土地流

转和规模化经营的空间得到释放。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

不断增长，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对农产品的种类和

数量需求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不断提升，消费结

构趋向多元化，传统小农经济已无法满足这一消费需求。在

商品市场的推动下，农村开始出现土地的自发流转，一些纯

务农户或兼业户将非务农户的承包田流转过来进行商品化农

业经营。他们不再局限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而是按照市

场的需求做出合理的生产决策，调整种植结构，以实现经济

效益最大化。

商品农业的发展促使资本向农业渗透（即资本下乡）。

下乡企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

土地流转建立生产基地，并雇佣农民作为产业工人进行雇工

农业生产（“横向一体化”）；另一种是“公司 + 农户”的

订单农业，公司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或订单，将种养环节外

包给农户，公司在加工、运输、销售环节中获取利润。本文

将前者简称为雇工农业，后者为订单农业。

资本下乡是城市资本过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双重作用

结果。在资本的驱动下，传统小农经济开始向资本化农业转

型。严海蓉、陈义媛认为，中国农业的资本化伴随着去小农

化倾向，小农经济逐渐被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取代或整

合到资本化生产链条中，通常采用直接的劳动雇佣形式或

“公司 + 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1］接下来，本文就这两

种资本化农业进行讨论，分析资本在农村主要劳动力净流出

的背景下经营农业的动机与获利的方式，以及农业的资本化

进程对小农经济的影响。 

二、农业资本化：雇工农业与订单农业

（一）雇工农业：土地流转与规模种植

本文所研究的第一个案例是 H 村，位于广州市增城区

的一个边远山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从 2007 年

开始，市政府农业办联合村级组织开始推动农业产业化发

展。最早的一家企业进入 H 村开展规模化经营是在 2007

年，后来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老板跑路，第一轮资本下

乡宣告失败。第二轮的资本下乡始于 2011 年，村里约九成

的农田（合 700 亩）统一流转给企业种植无公害蔬菜，销往

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公司雇用了约 20 个产业工人，工人

数量随农忙、农闲季节性更替而有所浮动。工资按天计算，

每天 80 元。公司招聘工人有年龄和性别的要求，并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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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土地的农民都能被录用。根据对企业管理人员的访谈，

他们在田间管理中发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较普遍，因

此更愿意雇佣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因为“妇女比较听话

好管理”。

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市级农业部门联合村集体充分

发挥了其动员力量。首先，由于政府部门不具备企业法人资

质，市政府农业办成立了投资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

司），作为土地流转的承租方。随后，投资公司与村委会领

导班子私下协商土地流转的租金、期限等事项。据知情人士

透露，村委会收取投资公司的租金要高于给村民的土地流转

费（租期长达三十年，给农民每年每亩 800 元的流转费），

也就是说，村委会在中间赚取了差价。双方达成一致后，村

委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在未进行民主讨论与投票的情况下直

接向村民宣布土地流转的价格、期限等事项。［2］139 此后，

村委会通过各生产队队长动员村民流转土地，因为生产队长

与基层打交道较多，熟知每家每户的情况，能够说服绝大多

数农户在流转合同上签字，只有少数以务农为主业的农户拒

绝流转。据调查，部分村民由于常年不在村里居住，村委直

接代其在土地流转合同上签字，且并未事先告知。取得农地

经营权后，投资公司以企业法人的身份在土地市场招标，并

向中标的涉农企业转让农地经营权。

以上分析表明，H 村的土地流转是资本利用基层政府的

行政权力推进的。通过地方政府的介入，成立反租倒包的投

资公司在土地流转市场进行交易。在资本 - 权力的联合动员

下，村民作为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已丧失。

（二）订单农业：合同外包与小农种植

近年来，雇工农业在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不

断上涨，利润空间受到压缩，逐步向纵向一体化的订单模式

（又称合同农业、契约农业）转型。企业与农户签订销售合

同，将种养环节发包给种植户管理，企业则在加工环节和营

销渠道获得更高的利润。

本文的第二个案例是位于湖南省怀化市的X村，有一个

由龙头企业带动的羊肚菌大棚生产基地，占地三百亩。企业

经营范围涵盖一整条农业产业链，包括产业链上游农资（如

农业机械、化肥）的生产销售，下游农产品仓储、农作物产

品推广与销售。具体而言，在产业链上游阶段，企业在生产

加工车间培育羊肚菌菌种，并将木屑、小麦、谷壳按一定比

例配比成营养包；到了产业链中游的种植环节，企业通过村

集体合作社流转了三百亩土地，并利用申请到的涉农项目资

金搭建大棚出租给小农户进行种植。农户与企业签订种植合

同，所需的农资如菌种、营养包都必须从企业统一购买；在

产业链的下游阶段，企业按照协议价格统一收购农民的羊肚

菌，并销往中国港澳台和国外市场，公司在中国香港和法国

都设有代理商。

羊肚菌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投资回报率较高。但对小农

户而言，种植羊肚菌存在两大困难。一是技术难度大，同时

还有一定的资金门槛。羊肚菌的品质、成色决定了其市场价

值，品质的好坏与产量的高低取决于整个培育过程中的技术

指导。从羊肚菌母种、原种的实验室培养，到播种、栽培、

搭棚，再到菌丝的萌发和生长，以及最后的出菇和采摘，都

需要技术与经验的支撑。羊肚菌对于土壤环境、温度和湿度

的要求都非常高，还要避免强光照射。因此，搭建大棚，尤

其是钢架大棚是羊肚菌产业的主要成本之一。除此以外，菌

种和营养袋也是两项比较大的支出。据公司负责人介绍，每

亩地的前期投入为 8000-10000 元（包括大棚、菌种、营养

包）。因此，缺乏资金的村民更倾向于租用公司基地的大棚

进行种植。公司将大棚、菌种和营养包统一“打包”租给农

户，待农民收菇的时候再按照协议价将产品回购到公司。

种植羊肚菌的另一个困难是投资风险高，遇到天灾有

可能导致全部投入破产。因此，企业并不直接种植羊肚菌，

而是把它们转包给多家小规模种植户。通过农民自行种植自

行管理，企业将种植风险转嫁给了农户，不仅保证了稳定的

投资回报率，还能节省一大笔监督和管理的费用。可见，农

业企业一方面通过垄断性的价格控制（如大棚租金、种苗价

格、农产品收购价格等）对小农户进行“盘剥”，另一方面

将种植环节“外包”给小农户，即将农业生产的风险转嫁给

农户，确保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换言之，资本在农业生产中

更倾向于退出耕种环节，转而从流通中的物流、加工和交易

环节中获利。

三、小农经济的资本化转型

资本下乡与项目进村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

影响下，国家为解决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而推行的政策。在

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工商部门竞争激烈、产

能过剩，资本开始下乡经营农业，一方面可以解决资本自身

的过度积累问题，另一方面可以申请国家的惠农项目资金。

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下乡资本所联结的“权力 - 资

本”利益共同体［3］推动了城市过剩资本向农村渗透，并将

后者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在雇工农业中，涉农企业通过大规模流转土地建立蔬

菜、水果、苗木等经济作物生产基地，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行农业生产。然而，从 H 村的农业公司经营情况来看，

资本只是象征性参与农业经营，其雇佣的农业工人都是留守

村民，且大多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劳动力质量远不如

青壮年。那么，对于有着逐利本性的资本而言，其获利的主

要方式是什么？从 H 村的情况来看，一方面，资本借助基

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将农民承包地进行“反租倒包”，整村推

进土地流转，资本得到了廉价的土地使用权，达成了其“跑

马圈地”的投机性目的。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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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主动寻求与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工商企业合作，将土

地大规模流转给企业后，由企业进行前期投资，以争取到国

家涉农项目，完成地方官员招商引资的考核指标，企业也因

此获得了土地经营权和农业补贴。［3］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农业补贴并没有作为生产资料投入农业生产，而是成为企业

的一种收入来源和盈利方式。［4］此外，涉农企业的自有资

金也主要不是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已外包给农户），而是在

申请涉农项目时作为“启动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

流转。换言之，资本下乡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国家对农村的再

分配资源，包括惠农补贴、税费优惠和涉农项目利益，对小

农户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农村内部分化日益加剧。

接下来分析订单农业。在订单模式中，尽管小农经济的

家庭经营方式被保留，但受农业商品化的影响，许多社会化

服务已经渗透到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

如农药、化肥、种子也被纳入到资本化生产体系中，为资本

所控制。在与企业发生流通关系的过程中，小农家庭经营所

产生的劳动力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易”转移到了企业，而农

业种植的风险从企业转移到了农户。在 X 村羊肚菌种植的

全产业链条中，企业与小农户签订种植合同，生产环节由农

户自行管理、自行监督。根据协议，农户所用的生产资料必

须从公司购买或租赁，收获的农产品也须按协议价出售给公

司。这种订单农业与雇工农业的区别在于，雇工农业中的工

人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不需要在前期投入本钱购买农资、

租赁大棚，也不需要在后期收获时与公司进行商品交易；而

在订单模式中，签订协议的小农生产单位的收入等于后期出

售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扣除购买农资和租赁大棚的成本，以及

可能遭受的天灾损失。可以说，订单农业模式下的农民生计

相比雇工农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而言，种植环

节竞争激烈，初级农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上游

和下游环节整体收益率偏低；而上、下游环节对资本需求较

大，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低，资本的收益率则相对较高。［5］

因此，资本逐渐退出种植环节，转而控制重要的生产资料使

得农户家庭经营依附于资本化生产。由此得出，订单农业的

本质是企业利用资金、技术、信息及销售渠道优势与小农户

建立一种利益链接，将小农家庭经营依附于资本产业链，从

而将家庭经营中所产生的劳动力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易转移到

资本产业链条中。小农经济虽然表面上以家庭经营的方式存

在，实际上已被高度卷入资本化体系。

四、结论与讨论

回到文章第一部分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资本在农村主

要劳动力净流出的背景下经营农业的动机与获利的方式是

什么？中国农业的资本化进程对传统小农经济产生了什么

影响？

本文选取资本下乡经营农业的两种形式——雇工农业和

订单农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雇工农业模式中，下

乡企业通过基层政府主导土地流转，占有了大量的国家财政

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反过来挤压了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对

于必须依靠务农谋生的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衣食保障。

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后，农民无地可种，被迫转向市场购买食

物，极大增加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货币支出。因此，对于以家

庭农业经营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这部分村民（即纯务农户）而

言，行政主导的土地规模化流转违背了农户的真实意愿，破

坏了小农经济，加剧了农民间的贫富分化。

在订单农业模式中，下乡资本将小农生产吸纳到资本

产业链中，为资本积累服务。通过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企

业将高风险、低回报的种养环节外包给农户。其实质是企业

利用资金、技术、信息及销售渠道优势与小农户建立的一种

不平等交易，将后者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卷入资本主

义生产体系，使家庭生产经营方式依附于资本化农业生产体

系。一方面，资本化企业需要依靠小农家庭经营来“消化”

劳动力成本、天气和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企业将家庭经营

中所产生的劳动力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易转移到资本产业链条

中，实现资本对小农户的“间接”剥削，以维系资本的利润

及其扩大再生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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